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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回首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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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回首往事】

兩年過去，那個叫嘉傑的小伙子又長了些鬚根，又再成熟了多一點。他對人生的唏噓，不禁多了幾分認同。

「早知如此絆人心，茣如當初不相識。」嘉傑輕掃鬚根，搖了搖頭。

被刺傷的心依舊疼痛着，但嘉傑每天依然風雨不改，每睌睡前也看看那個在左上角記上了「王心怡」的Whatsapp對話，那段叫他眼淚掛於眼角，淚珠將流而未流的回憶……

這夜雖冷，但沒有甚麼被這男孩的心更冷。

同樣，他開了那段熟悉的對話。同樣，他憶起了那由中三開始便戀上的她。同樣，他的眼眶載滿了淚。也許，這晚會與這兩年的毎晚一樣，將會有個男孩在被窩飲泣，但不敢哭得太大聲，害怕會有人知道他情感的脆弱處。

可是，今夜的他沒有啜泣。

嘉傑小心翼翼地往右上角按了按，生怕變成撥號給對話的另一方。他在「更多」選項輕輕按下，然後仔細打量那只有四個字的選項。

終於，他合上了眼，慢慢地伸食指往那四個字去。

一切都該完結了罷。嘉傑心想。

就在即將要按下的剎那，食指跟手機螢幕差了五毫米，就停住了不再前進。

男孩一直閉上眼，強忍淚水，打算把這一切通通抹去。但原來帶着憂傷的心雨已經不知不覺地落下，淹沒了他的內心。內心悲傷的他怪自己不是個陽光男孩，無力在雨後於內心搭建一條彩虹。

他很難過，他的世界沒有了希望的光芒。

「哪裡有彩虹告訴我，能不能把我的願望還給我……」他哼着周董的歌，期盼他的願望能夠得到實現，希望過去能夠改變。

過去，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過去，一段我愛你但你不愛我的往事……





【第二回：四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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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四年情】

兩年前，嘉傑剛考上了港大。

他一臉興奮，彷彿重來沒有遇上過一件值得高興，值得自豪的事。的確，毒男從來也不應該有自信，應該有多少的自量，知道自己根本欠缺斤兩。

嘉傑從來只懂自卑，一直如是。直到今天，他終於能夠一吐烏雲。

雖然今天很冷，但他高興得熾熱起來的心，以及愉快的心情無懼寒風。

「我得左喇！我入到港大喇！哈哈哈哈……」嘉傑得意洋洋地在自家窗口宣吿喜訊，活像威廉王子與凱特在窗臺向全球人民展示他們的愛情終於開花結果。

「我終於得左喇！」嘉傑高興地在Whatsapp對話中輸入字句，看看對方頭像中燦爛的笑容，禁不住臉露甜笑。

隔了兩三分鐘，嘉傑為對方在線上卻遲遲未有回覆而感到焦躁。他搔搔後頸，一直無聲地呼喊：「求下你快啲覆我啦！」

想不到，他的懇求能夠得到上天的應允，成全了他的希冀。

「恭喜你。」那個叫王心怡的女孩作了回覆。

正呀！嘉傑情緒高漲得手舞足蹈，有如旁若無人一般，沒有辦法能靜下來。

「嘻嘻。我好開心呀，不如我地出黎慶祝下？」被成功壯大了膽子的男孩試探地問道。

「嗯，遲啲先啦，我呢排有啲忙。」心怡婉拒了。

唉！

嘉傑再度嘆息。

然而，他並不想放過今日，一個美好的一天，一個帶來入讀港大喜訊的日子。他的手指不安分地微顫着，他的心急速地跳動，他想押上這一世的運氣，換到與這個女孩相守偕老的福氣。

他願意為這女孩賭上畢生運氣。

也許，這女孩就是他一直尋覓的幸運。

他想起了女孩的溫柔，在他失意時的關懷，微笑時的小酒窩，清秀臉龐，以及一條可愛的小馬尾。

他不想失去她，他伸出了手，試圖把這女孩由思緒帶到現實。他會把女孩牽到他的懷裡，淺嘗她的櫻桃小嘴，品味與她舌尖的觸感……

然後他會頓一頓，接着直視心怡雙眼，講出那句從不容易宣之於口的真心：「我愛你。」

為了心怡，他甘願打開心扉。

他決定了向這個已經守候了四年的人鍵入自己的一片真心。

「心怡，

有樣野我一直好想同你講，但係我唔知可以點去開口。但到左今日，我決定要由衷向你表達我心中既感受。

我愛你。

我希望可以封存呢句説話係我倆之間，唔會有第三個人可以牽涉係呢句句子入面。

我希望可以每天為你洗頭梳髮扎馬尾，只為感受你髮絲的輕柔，只為了那由髮端散發的幽香。

我希望可以毎天不説拜拜，改說再見。因為我並不想跟你道別，我只想能在毎天記錄你那燦爛的笑容。

我希望係將來我地唔需要係番屋企之前講再見，因為我地唔需要暫時告別。我地會一齊番我地既屋企，一個真真正正屬於我地既家。

心怡，你可唔可以接受我做你既男朋友？」

嘉傑心下惴惴，等待在對方的回覆。

三個字，兩個藍剔，一個男孩在守候。

四年情，五個字母，六秒過去夢成空。

「SORRY！」那是一個宣告死亡的感嘆號。

男孩拭去了眼角的淚水，卻抹不去落在床墊上的水珠。大概在嘉傑的內心，有一場雨在落下，下了一整晚。

這夜，有個人，為了另一個人而哭。

徹夜無眠。





【第三回：單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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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單戀】

嘉傑的心彷彿被一把利劍刺進心房，鮮血如流水涓涓落下。

他憤怒地把手機拋到床角，蹲在床邊，抱頭痛哭。

嘉傑在落淚中自嘲：「我講左一句我愛你，結果換嚟一句對唔住。」

嘉傑心道：我只是一塊平凡的擦膠，努力地追逐鉛筆的筆跡，期盼可以追上她的步伐。可是，她並不喜歡我，並不喜歡我擦去鉛筆留下的筆跡。我高攀不起她，就算只是跟隨在她之後，也會破壞她的氣質，抹去了鉛筆所書的秀麗字體。

也許，我應該遠遠地看着她，該當學會在遠方欣賞她的書法，而不是盲目追隨她的背影。其實，擦膠和鉛筆只不過是文具而矣，並沒有什麼別的關係。

我和她也只不過是中學同學，只屬朋友關係。

朋友，對呀，就只是朋友。

嘉傑的心從凌亂的思緒中回歸現實。他聽着熟悉的歌聲，哼着耳熟能詳的歌調，以淚水及音樂，悼念從未萌芽的愛情。絲絲愁緒伴奏着周董的《我落淚，情緒零碎》，使他心中的傷口隱隱作痛。

他失戀了。

不，他從未戀過。

單戀只是悲劇，不算戀愛。

淚珠一滴一滴落下，淹沒了還未開花的花兒。

他是多麼希望淚水能徹底淹死花兒，以免自己為了情絲而痛苦下去。可是，即使淚水再多，也沖洗不去他對心怡的愛。她的天真笑臉，她的可愛馬尾，通通牢牢地刻在心上。

他的腦海浮現那句「哭久了會累，也只是別人的以為」，他知道他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從痛哭的陰影逃出生天。

就這樣，他每天也會按捺不住重覆按入與心怡的對話，每天尚會想念她的面容，每天仍會哭。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他長大了。仿如昨日的他，成為了今日的我。轉眼間兩年過去，歲月流逝，鬚根多了幾條，我對人生的感慨又多了幾分。

今時今日的嘉傑，此時此刻的我，是一個港大護理系學生，是一個看來已經走出愛情迷霧的人。

「我唔需要愛情。」我在Ocamp已開宗明義説明。

或者，我真的不需要愛情。

又或者，只是我還未碰上一個合適的人。

又或者，我早已把我的心掏空，放進那個魂牽夢縈了六年的人。

但那畢竟是一個夢。我叮囑自己。

就在此時，忽然來了一梢電話。





【第四回：朋友的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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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朋友的約會】

那是一個多麼熟悉的名字，「王心怡」。

我率先開口：「喂，心怡？」

對方笑着回應：「係呀，嘉傑。我地好似好多年冇見喇喎，係咪呀？」

我愕然道：「係呀，都好多年冇見喇。」

已經大約兩年沒有見過面，但從電話傳來的聲音卻是如此熟悉。在這差不多兩年的時光裡，我沒有一刻不想念她，沒有一刻不懷念她的一言一語。

她好像沒有離開過我的生活。

我每天繼續我的人生，每夜拼命地留下快將消失的憶記。如今，她真真正正的在我的人生，插上一面旗。

可是她應該不曾把我看得那重要，毎日也想念。或者，一切只不過是一個女孩，在看到通訊錄所記下的陌生號碼後，所產生的一份好奇心。

也許，鉛筆在完成它的素描後，才意識到這塊擦膠的存在。又或者是另一塊擦膠已經完成使命，只淪為鉛筆下書時的一個過客。當過客淪為過去，她才意識到我，才讓我成為她的現在。

又或者，我現在是她的現在，但轉眼間就成為了她的過去，成為她人生路上的另一過客。

「喂，你有冇聽到我講野㗎？」我從想像回到現實。

「呃……唔好意思。你啱啱講咩話？」我不好意思地問道。

「我係話不如我地下個星期食餐飯。」她直言不諱。

我把心裡的想法宣之於口：「咩話？」

我咳了幾聲，試圖掩蓋心中的興奮。然而，我臉上的緋紅色已經翻了我的底牌。

我肯定我喜歡她，但她並不喜歡我。

這是個老掉牙的愛情故事。

可能這一切只是假象，可能上次只是時機不對，而非她不愛我。

可能。

可惜我並不擅長把不可能化作可能。

我只是一個令她感到抱歉的存在。我提醒自己。

她也在提醒我：「下星期一齊食飯呀！」

她笑了笑，續道：「係咪朋友食餐飯都唔得先，大忙人？」

朋友，就只是朋友而已。

友情和愛情的分別，就是少了一顆心，少了對方的心，少了那顆願意為對方犧牲自己的一顆心。

那是一顆不屬於我的心。

我清清喉嚨回應她：「好呀，朋友。」

我為了她，我願意犧牲自己的身份。我寧願作一塊毫無用處的擦膠，純粹遠遠看着正在書寫的鉛筆，也不願擦去它的筆跡，不願意玷汙她的高尚氣質。

相比起完美的她，能夠入讀港大又有什麼值得自豪呢？

為了找出一個配得上她的理由，我又花了幾個無眠的晩上。最後我還是以哭泣聲作為晚上的樂奏，因為我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理由去愛一個人。

也許，這是因為我的而且確配不上她。





【第五回：某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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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回：某個他】

時間隨歲月流逝，終於，約會的日子成為了今天的日期。

歲月的流逝並沒有改變了我的想法。我所愛的人，我配不起的人，全都被定格，沒有絲毫改變。放不下所愛的人，無法聯想一個與她合襯之處的人是多麼的失敗。

我注定是一個失敗者，更適合當上她人生的過客。不，我錯了。我固然是一個失敗者，但我連擔當一個過客的角色也不配。

或許，待會的約會中，她為跟我剖白，解釋她對我的感覺。或許，她會為我倆的距離設立標準，要我以朋友的身份而活，而同行者的身份與她共同走過將來的路。

或許，她只是想為我凌亂的思緒畫上一個休止符。

這一切，由晩上的約會開始破解。

「嘩！係甜蝦刺身呀！」

「做咩呀？好好味呀？咁就即係證明我冇介紹錯啦！」我洋洋自得地回應心怡。

「係呀，上次Peter帶我去食嗰度都冇咁好食嘅！」心怡豎起拇指，向我伸脷。

可是我並不注重食物的質素，我注意的就只有眼前的那個人。

「Peter？」我好奇地問道。

「係呀，佢叫Peter。呃，不如講個秘密比你知呀，你話好唔好呀？」她試探地問我。

「好呀。」我微笑點頭回應。

既然你想把你的世界呈現在我眼前，我是不會拒絕。

只是，請別告訴我他就是你的世界。

人生矛盾得很。

她笑罵我：「八卦仔。」笑罷又說：「嗱，我講比你一個人知㗎咋，唔準爆我大鍋㗎。如果唔係呢，嘿嘿……你知道啦。」

我緊張得説不出話來，只好對她點了點頭。

她被我的緊張模樣弄得哭笶不得，笑得合不攏嘴。小馬尾也興奮得抖震起來，配合她的笑聲良久，她靜下來說：「既然你咁想知，咁我講啦，嘻嘻。Peter係我既大學同學，係我入大學之後第一個鍾意既人。佢外表麻麻，但係份人有愛心得黎又風趣幽默喎。而且佢仲好高，有193cm咁高呀。」

我望望眼前這位跟我差不多高的女生，開始有點迷茫。我只不過是169cm高，比心怡高了少許。我以為我追上了她的高度，就能在她面前多點自信。可是我錯了，她心中的高度，我就算可以再發育一次，也不可能趕上。

有些距離是耗盡畢生也縮短不了的，高度如是，我與她的距離如是。

正如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提及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我也該明瞭自己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粒塵埃，就算再努力也無法改變命運。既然已被注定了被淘汰的命運，就應該好好自量，不應勉強。勉強，最終只會令自己更難過。

那麼，就讓該淘汰的被淘汰罷。

就讓「我們」活在另一個世界，讓「你們」活於這世界的永恆。

心怡見我愣頭愣腦，就説：「做咩呀？你妒忌呀？」

「唔係，我只係諗緊佢有幾好。」我幽幽地回答，惟獨扣起了一句「同埋我有幾咁比唔上佢。」

心怡忽然一呆，然後道：「佢係好，不過好可惜……」

「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的。」我倆異口同聲道。

「但你點解咁諗既？」我好奇她的想法。

「因為，我住係元朗。」

「佢住好遠㗎？」我沒頭沒腦地問。

她苦笑，說：「我住元朗，佢住港島；我住屋村，佢住別墅；我間屋四百呎；佢間房四百呎；我樓下有公園，佢樓下有私人花園。元朗同港島有幾遠，我唔知道；但我同佢之間既距離，並唔會少過哩個距離。」

我安慰她説：「其實愛情唔係咁去衡量。依家又唔係叫你同佢鬥身家，係愛情喎。愛情係應該憑感覺，而唔係比較。唔通呢個世界冇錢就唔可以拍拖咩？」

說完這話，內心隱隱覺得有點不對。大概內心有着另一個我在暗中作祟。

也許，我很愛眼前的女孩，所以我在言詞中提醒自己應該好好準備再愛她一次。或者，我太愛眼前的女孩，所以希望她能抓緊幸福，儘管對自己殘忍，但只要那個女孩能夠幸福，即使自己會帶點難過，也可以苦中作樂。

大概一切有如那首叫《一個男人》的歌曲，儘管我們現在多麼接近，可是那三個字，就只能留在心底。

心怡凝視了我片刻，說：「你都講得啱嘅。」

我問：「其實，點解你無啦啦約我食飯？」

她呆呆望着手上的那杯玄米茶，良久沒有回答。





【第六回：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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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回：心意】

「如果你唔想答既話可以唔答㗎。」

她臉上一紅。到底那是因為她害羞還是我的幻覺呢？

「因為我地真係好耐冇見囉。」

「就係咁？」我皺皺眉頭，呑了口口水。

「唔係你以為點呀？哈哈。」

或者我真的想多了，她對我根本沒有任何意思。我倆注定只是朋友，就只是朋友。

「原來係咁。」我故作驚奇。

「不過其實呢，我仲有一件事想拜託你。」她説。

「喔？」

到底她會有什麼事要我幫忙呢？到底我可以為她做什麼呢？一顆心砰然跳着，與凌亂地思緒交叉編織一首緊張刺激的樂曲。

內心一直翻滾着，但願這首歌不會以哀傷收尾。

思緒的樂章終於來到了最後一節……

那個女孩終於開了口：「我想你幫我追一個男仔。」

追男孩？這個人到底是誰呢？是我嗎？是他嗎？

「你話嗰個別墅仔？」

「唔係呀。」她一臉漲紅，害羞地回覆我。

難道她居然是想和我在一起嗎？我的心一直撲通撲通跳個不停。

深深吸了口氣，我問：「咁你想追邊個先？」

她的臉嬌羞如大紅花一般，深怕我會看怕她的心意。或者，鉛筆一直想隱藏自己的筆跡，害怕讓擦膠掌握自己的一筆一劃，生怕自己的心思會被我看穿。

但是我只怕失去眼前的你。

她想了良久，才幽幽地說：「我近排覺得有啲鍾意左同我同組既Ben，佢幾好人呀，成日關心我，又請我食野，又成日送野比我。你覺得佢點呀？」

我的一顆心如入冰窖。

原來除了我和Peter之外，尚有一個Ben。或者，她的確不想我看穿她的心意，不願我知道她內心的廣闊，可以承載多於一人。

但這只是出於我的偏見罷。她跟我說過對不起，跟我只是關係普通非常的普通朋友。她很渴望得到Peter，但知道自己配不上他。就只有Ben，才真正與她合襯。也許Peter只是心怡心中的幻影，心怡則是我想像中的泡影，只有Ben才是心怡現實中的更為合適的配偶。

我是多麼想活於想像之中，在思緒中，我能夠把不可能化作可能。可是，人總要回歸現實，回歸一個令人討厭的現實。

「其實買禮物，請你食下野都唔算得上係啲咩啫？呢啲都係門面功夫嚟，同一份講心意既禮物邊有得比喎？」

「咁點先叫講心意既禮物先？」心怡一臉不解地望着我。

「畀着係我，我會親手整一隻戒指送比佢，上面會刻上我同佢既名。」

「係就係幾有心意，不過平日請我食野，又成日送野比我都算有心意喎。」

我默然，這的確也是種心意。

我有過告訴她一隻戒指比起Ben的小恩小惠更加有心意的念頭，然而這只是存留在我的一念之間。對心怡而言，重要的並不是禮物自身的價值，而是送禮物的人不是我，而是那個叫Ben的男孩。

心怡咬一咬唇，續道：「咁你有冇啲咩計仔呀？」

「冇呀。」我謊道。

「嗯。」心怡皺皺眉頭，不置可否。

「對唔住。」我把她當年的語句原封不動地退還。

她抬起頭來，審視着我的眼神，接着頓了一頓。

終於她說：「唔緊要。」

心怡莞爾一笑，為尷尬的局面尋求開脱。隨着她那小酒窩的出現，我也淺淺一笑。我倆就此相視一笑，打破了彼此的尷尬感。

然而，更令我難堪的場面，才剛剛開始上演。





【第七回：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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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回：混亂】

與女孩吃過晚飯後，當然要一盡男士風度送她回家。這舉動説起來很突兀，但實際上卻十分平常。這是因為她住元朗，而我則住在天水圍，所以我「送她一程」到元朗西鐵站是十分合理的。

西鐵車廂內，有兩個人站在一起，並沒有對望，也沒有對話。車廂一時靜謐無語，除了隱隱約約的心跳聲外，就只有車輪與車軌摩擦出火花的聲音。

在如此寧靜的環境中，我無聲地攪拌着凌亂的思緒。

我就只能成為她人生的過客，在她這趟旅程中陪伴她走一段路。然後揮手，與她告別；然後放手，與女孩的未來道別。再次見面時，站在她身旁的人並不是我，可能是Ben，可能是Peter，可能是另一個我不認識的他。

擦膠在擦去鉛筆在它心中留下的痕跡後，便注定了與鉛筆離別，再沒有任何關係。

我被注定成為心怡的朋友，只要我嘗試打破這身份的局限，她就會捨我而去。

上天注定了我當她人生中的過客，當相處的經歷都走到盡頭時，我便要離開。因為在她身邊，將會出現一個比我更加重要的人。

告別與告白，只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卻差得極遠。

「你咁靜嘅？」心怡的甜美聲線劃破沉默。

「呃……無呀，諗緊點幫你。」我不好意思地説。

「係呀？太好喇！」她興奮地説着，最後露出一個如大白兔般的笑容。

她決定把另一個故事娓娓道來：「嗱，佢就叫Eric，係我既同級同學。佢份人風趣幽默，而且又英俊瀟灑喎，我都幾鍾意佢。所以呢，想問你有咩意見咁囉。」

原來她心中住了更多的人。

我一聲不發，以沉默迎接她的荒謬。

她繼續宣揚她的世界：「喂，你睇下，佢終於應我喇！」

她定必是十分高興，激動得手掌也顫抖起來。我瞥了她的手機螢幕一眼，發現又是一個我不認識的陌生名字。他叫Harrison，看起來是一個風趣幽默的人，哄得心怡鍵入了一個又一個的笑哈哈。

有個熟悉的她變得陌生，正如鉛筆筆跡最終也隨年月而變得模糊。

我實在不明白為何她會變成這樣，又或者是她一直沒變，只是我沒察覺。

這個問題會有答案嗎？我心裡想着。





【第八回：陌路人】



※※※※※※※※※※※※※※※※※※※※※※※※※※※※※※※※※
【第八回：陌路人】

兩年前的我，很想知道她為何不接受我，可是我沒有問她，因為我覺得就算知道答案也不會令她改為接受我。今日如是，知道她為什麼變成這樣也不會改變她現在的模樣。

但是，今次我的確想知道她的答案。我並不奢求能再改變她，但求可以真真正正了解她的想法。

「心怡，點解你依家好似同以前唔同左咁多嘅？以前你好怕同男仔接觸㗎喎，但呢家反而攪到周圍都係男仔咁嘅。」

「吓，無呀。依家咁樣好正常啫，嘉傑。」她乾笑幾聲，試圖改寫一時冷清的氛圍。

「正常？」我呆訥道。

眼前的那張臉，亮麗小馬尾的主人，竟然是多麼的陌生。

心怡一聲不發，我倆就此對望。時空彷彿停頓下來，為我倆之間微妙的關係劃下一個另類空間。

最終，她緩緩點頭。

「但係一個女仔好似一次過鍾意好多男仔咁樣既話呢，你唔覺得有啲奇怪咩？」我詫異地問道。

她想了良久，答説：「鍾意啫，又唔係結婚。既然唔使一生一世，又使乜咁緊張喎？」

是這樣的麼？愛情不應是屬於兩個人嗎？難道愛情還可以跟別人分享？要跟第三、第四個人分享的話還算是愛情嗎？愛情，難道竟是如此濫情？

這並不是我所認知的愛情。

她並不是我所熟悉的女孩，她的身影不過屬於一個收兵成性的娘娘，不再是那個温柔體貼的女孩子。我喜歡的她，已非眼前的她。

我決定放棄追求她，放棄和她爭論愛情。既然這支鉛筆並不適合我，那麼便不應再糾纏，反而該找更合適的文具。

我敷衍道：「你都岩嘅，愛情呢啲野又何必認真。其實愛過之後咪又係分手，咩從一而終，始終如一根本就唔重要。」

她稍感錯愕，問道：「你真係咁諗？」

「嗯，聽完你講之後，我都覺得你講得好岩。」

「喔。」她若有所思地說着。

我點了點頭。與其走進陌生的世界，倒不如陶醉於回憶中的她。

可是，她把我從想像帶回現實。

「其實，我下個站落車。」心怡不好意思地說着。

我再次點了點頭。

「咁我走啦。」她步向已經打開的車門，步出我的思緒。

我的頭已夠垂下，散漫的目光並沒有對上她的雙眼。或許當她步出車廂之後，我們便不可能再見面。也許，只要我現在走上前，挽着她的手，説一句：「別走。」，你會馬上投向我的懷抱，然後跟我說剛才的一切也只是為了氣我。

但是，我只是一個膽小鬼。理性的分析吿訴我，她本來就是一個水性楊花的人，身邊的男士多不勝數。我可以接受她曾經拍拖，卻沒有辦法接受她這性格。

所以我由得她走，任得她繼續放蕩。

她再度離開了我的世界，成了一個形同陌路的過路人。

我沒有難過。我在回程的路上吿誡自己。

我沒有哭，不可以為她而哭。

結果，那天晩上，我在右上角按了按。

那天晩上，我在按下了那個叫「更多」的選擇。

那天晩上，我合上了眼，慢慢地伸食指往那四個字去。

我停了片刻，在剎那間，我想起了她的小馬尾。

「哪裡有彩虹告訴我，能不能把我的願望還給我……」我鳴咽地哼着熟悉的歌調，悼念那位叫王心怡的女孩，從我的人生中消失。

終於，我按下了「清除通話」的選項，為我倆的故事作結。

只是，對於那個她，這夜，這一切尚未完結。





【第九回：那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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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回：那個她】

「SORRY！」我在步出車廂之際，輕嘆了一句。

我對你，除了對不起之外，試問又可以說些什麼呢？

我拿出了手機，找到了「陳嘉傑」的電話號碼，然後把它刪除。整個動作很快，快得連剛從眼眶掉下來的淚珠兒也還尚未碰上地上的磁磚，嘉傑的電話便已經消失。結果，某某的電話在無聲無息之間被移除，然後落在磁磚上。滴答滴答，淚珠敲打磁磚，敲響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那是兩三年前的我，一個平凡而純真的女孩，只不過是一名愛情白痴。

還沒有經歷過愛情的我，當發現被人愛上的時候，不自覺地就傾心了。

那年，有個籃球隊的阿輝向我表白。雖然對他了解不深，但他打籃球時的英姿還是印在腦海之中。

「其實，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剛打完社際比賽的阿輝向站在場邊的我一問。

「你想問咩？」我好奇地問道。

「其實我好希望你可以成為我生命中既支柱，毎次有你係到打氣我都好似充滿力量咁，我好想你以後都會係我身邊支持我。做我女朋友呀，可唔可以呀？」

我一瞥那帥氣的模樣，想起了他在籃球場上的英姿。望向他俊俏的臉龐，天真無邪的我沒有計較錢財，沒有考慮彼此間的認識，沒有思考清楚對他的感覺，便輕易地因為喜歡這人的外形而答應了他。

「嗯。」我害羞地點了點頭。

就這樣，那天我不再是一個人。

可是，阿輝並不太喜歡跟別人宣告戀情。所以我們的愛情活在別人瞧不見的角落，沒有讓別人知曉，沒有讓別人碰見。

愛情只是兩個人的事而已。他在我的耳邊細語。

我和阿輝一直沒有公開戀情，只有在沒有人的夜裡才敢牽手迎接街上一盞又一盞的街燈，只有在放學後偷偷上他的家才可以一起依偎着看電影。

我很幸福。看着阿輝的笑容，被他輕輕地掃着頭髮，我知道我和他是十分幸福。

能碰上他是我畢生的幸運。

當時的我並沒有想過後悔。

直到那一日，我的心有點動搖。

「樂兒，阿輝，點解你兩個會係度嘅？」

「其實呢，我地本來約左幾個朋友一齊睇戲，點知有幾個甩左底唔嚟喎。好彩阿輝佢好人肯陪我咋，阿輝你話喇？」樂兒不慌不忙池解釋。

阿輝點了點頭。我半信半疑地打量着眼前二人。

「咦？但你又係度嘅？約左人睇戲？」樂兒反問。

「我自己一個行下街啫。唔阻你地喇，下次再傾啦。」我決定把嚴刑逼供放到下次的見面。

「你夠膽背住我同人去睇戲？」我在阿輝的房中扭住他的耳朵。

「呀！痛……好痛呀！下次唔敢喇。」他眨嘴道。

「哼，夠膽有下次你就知死。」

「知喇，老婆大人。」他伸手從後擁抱着我，然後把我輕輕轉過身來，親吻我的唇舌，輕掃着我的後腰……

結果，兩個星期後，阿輝跟我説分手。

「SORRY！」

「SOR咩RY吖？我唔明喎。」我一臉不解。

「我想同你分手。」

「吓？」

「嗯。」阿輝一直垂頭，沒有膽子迎上我的雙眼。

我努力克制着衝動，問道：「係咪樂兒呀？係咪因為佢所以你選擇離開？」

他沒有點頭承認，也沒有説不。

「我問係咪因為李樂兒呀？」

「……」

「我問你係咪佢呀，你答我啦！」我狠狠地推了阿輝一把，盼望能得到他的回覆。

他依舊沒有回答，但我一切都很明白。

我希望他會抵賴，又或者説句「愚人節快樂」，然後輕柔地撫摸我的臉，告訴我這一切只是謊言。

總之，我希望這只是一場夢，我期盼這不是真的。

別人在現實中尋夢，我希望現實只是夢。

我心中的希冀，最後只剩下失落。





【第十回：周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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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回：周董】

「對唔住。」阿輝打破了沉默，把我打進了冷宮。

我哭，我憤怒。我不喜歡你因為某個人而對我抱歉，我討厭你選擇了她，我怨恨你沒有把我放在心上。

阿輝，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點解呀！點解會係咁㗎？」我哭鬧着，試圖為他的不忠找個理由。

「呢一排我地冇乜交流，你又忙讀書，我都唔夠膽打擾你。但係樂……佢願意花時間陪我，我覺得好開心，所以就……就咁囉。」

原來是我錯了，是我待你不夠好。

「對唔住呀阿輝，我前幾個月一路忙考試同埋面試所以先會咁㗎喳。我地今日都放埋結果啦，之後唔會再係咁㗎喇。」我撅了撅嘴，伸手圍着他的脖子，吻了他一下。

可是我沒能這樣做，他伸手推開了我。

我看着他失神落寞的模樣，愈來愈生氣。終於，我爆發了。

「你做咩喎！佢真係有咁好咩？我都好愛你㗎，我都可以為你付出我嘅一切！」

阿輝，為了你，我什麼也願意為你奉上，你知道嗎？

「付……付出一切？」他疑惑地向我瞧了一眼。

「只要你唔離開我，我願意為你付出一切！」

我撲向阿輝寬廣的胸膛，在他溫熱的胸口感受他的心跳。他是多麼的實在，那呯嘭呯嘭跳個不停的心跳聲緊扣着我的心弦。我似沐浴在他身軀的溫熱，用觸覺體現他的存在。

他是如此真實，真實地和我依偎在一起。可以和我永遠在一起。

我閉上眼睛默禱，盼望這份感覺、這份觸感、這份愛可以是永恆。

此刻，他親吻了我。

我選擇了接受，我任得他的嘴唇觸碰我的嘴唇，任由他的舌尖探進口腔。

我選擇了配合，我倆的舌頭交織起來，舌尖互相撥動，挑動彼此的情感。

身體隨着他輕撫我的腰背而不斷升溫，我的心跳逐漸追上了他心跳的頻率。

突然間，有一雙手擺脫了我衣服的束縛，開始緊貼我的肌膚。我被這突如其來的侵襲所嚇，打個冷顫，不由得地張開喉嚨高聲大叫。可是阿輝一早察覺到我的異樣，他的嘴唇把我我嘴巴封上，更加恣意地和我熱吻。

我一時羞紅了臉，一心欲推開阿輝。只可惜，我的力氣根本沒法與籃球隊的他抗衡。軟弱的反擊並沒有奏效，反而激起了他的欲望。他親吻過我的嘴唇、我的耳朵、我的脖子……他的雙手觸及我身體每一吋肌膚，雙頰如火的我放棄了掙扎，選擇了又羞又惱地接受他的侵襲。

熱情，激情，激盪的叫聲，充滿了整個夜空。

最終，男孩終於放棄了衝刺，只是抱緊眼前的佳人。

「咁依家我係你既人喇，你冇得話唔要我㗎。」我羞紅着臉地躺在他的懷抱之中，一時嬌羞無限。

他輕掃着我亮麗的黑髮，低聲説：「我點捨得你喎。」

那一刻我感悟到幸福是什麼的一回事。

幸福，就是兩個人互不捨棄，相依為命。

幸福，就算帶點紅，就算帶點痛，也是甜蜜。

可是，這時我卻收到了一則短訊，來自一個不太陌生的名字。嘉傑，一個默默守候着我的暖男。

我並不討厭他，但也沒有喜歡過他。畢竟阿輝的俊俏、肌肉也被他優勝。而且，阿輝更是籃球隊的王牌。

結果，我拒絕了他的愛。

「SORRY！」

大概有種人一直默默守候在你左右，卻沒有資格擔當你的另一半。

原來，沒資格擔當別人另一半的，是我。

兩星期後，阿輝還是跟我提出了分手。

「點解？」我盯着他的雙眼，希望從他的雙眼找出答案。

「冇點解。」他緩緩套出這句話來。

「點會冇點解喎？我為你付出咁多野，乜你唔覺得感動咩？我……我連我自己都比左你，乜我仲唔夠愛你咩？」

難道愛不是這樣嗎？難道我還未付出得足夠麼？阿輝，我為你願意獻上我自己。但是，似乎對你而言，這一切只是微不足道。付出我的一切，難道你就沒有半分感動？

他並沒有回答，然而這個答案卻在另一天給披露了。

我看見樂兒在哭。

我承認，我起初的確份外心涼。

要不是樂兒的介入，我和阿輝本就可以像童話故事般，二人沐浴在愛河之中。但是，正正因為這婆娘的介入，才埋下了阿輝離開我的伏線。樂兒的失落，本來就是她應有此報。

「抵死。」我嗤之以鼻，禁不住發出一聲冷笑。

可是，我的離開不就代表她能擁有阿輝麼？那麼……為什麼她贏得了愛情，卻要如我一般灑淚於人前呢？

原來，為阿輝獻上自己的，並不只有兩個人。

「所以你同佢已經……？」我小心翼翼地向她求證。

她羞愧地點了點頭，我則紅着臉地回應。

「就係你撞到我同佢一齊睇戲嗰日。」她用蚊子般的聲線把一切娓娓道來：「最大問題係，原來佢根本一直以來都只係為左可以上床。我地唔係佢人生中既第一個，亦唔會係佢人生既最後一個。」

原來，愛情只係工具。

世界沒有真愛。

我們一直在選擇錯誤的人，亦同時一直埋怨沒有遇上一位對的人。

什麼外表俊俏、籃球隊王牌，也只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最終，我也成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某君。

我已經不是什麼冰清玉潔了。這數年裡我不時叮囑自己。

至於愛情，不禁令我想起這段歌詞：

「愛情不過是一種普通的玩意兒 一點也不稀奇
    男人不過是一件消遣的東西 有什麼了不起」

我對愛情從此再也沒有認真過。

直至那一天，我從Whatsapp看見那一個似曾相識的名字。

我選擇了撥號。

假如你真的一直默默守候着我，我相信你或許是個可以依靠的人。

終於，我倆見面了。

你仍然是個好人。

「但係一個女仔好似一次過鍾意好多男仔咁樣既話呢，你唔覺得有啲奇怪咩？」當日他
你問道。

「你都岩嘅，愛情呢啲野又何必認真。其實愛過之後咪又係分手，咩從一而終，始終如一根本就唔重要。」我知道你只是在說反話。

你仍然是個好人，只是我變成了壞人。

你值得被付託終身，但我卻不值得獲得幸福。

我記得你十分喜歡周董，尤其是他的那首《一路向北》，更是你的摰愛。可是我想起了這首歌的電影，《頭文字Ｄ》。你會喜歡失去貞潔的我嗎？你可以接受我已經是被踐踏的野草嗎？你會接受之後自暴自棄，縱情聲色的我？

或許你會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説句沒所謂。但正正因為你是多麼優秀，才不配有我這種人當你的女友。

我開始喜歡你，所以我決定離開你。

我承認世界複雜得很。

「SORRY！」除了令你遠離我這種不貞不潔的人之外，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替你做。

細數慚愧，我傷你幾回。我哼着這首歌步回家中。

對不起。


